
 

 
有一天，我和丈夫德懷特正在駕著愛車，進行一次漫長的公路之旅。突然間，上帝打開了我們的

眼界，告訴我們成為兒童事工的重要性。我們談論了一些事工計畫並且一起祈禱。當我們正在祈

禱的時候，上帝給了我一個願景。 
 
 
我看到一大堆人在沿著寬闊的街道奔跑。就好像是成千上萬選手參加的大型馬拉松比賽。所有人

都在沿著街道一起奔跑。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前方是一個斷崖，街道在那裡消失，斷崖非常深。

人們只是繼續奔跑著，直到他們跑斷崖並跌向崖底。在崖底的地面上，堆滿了受傷的人。 
 
 

有一些人在崖底來回奔忙，幫助所有受傷的人。 
 
我看到了很多作為臨時醫院和醫療診所而支起來的帳篷。醫生和護士們把人們帶進帳篷中進行救

治。有些人斷了一條腿，有些人需要更多的繃帶，有些則沒法救活了。 
 
 
上帝告訴我，不同的帳篷代表不同的教派。醫生們就是牧師，那些給受傷的人提供幫助的人們是

那些事工。有好幾次，都是 3 個人試圖幫助 1 個受傷的人，所以不同教派就會你爭我奪，看看誰

可以把傷者帶進自己的帳篷中。 
 
 



在大街上跑到最高點的那些人就代表兒童。上帝向我指出的是，幾乎沒有人幫助孩子們，警告他

們即將奔向有很多人跌落的懸崖。所有的事工都奔向懸崖底部，幫助那些傷者。但是其實很多傷

者都已經去世了，那些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更不用說阻止所有的痛苦發生了。 
 
 
斷骨和繃帶代表人們在認識到基督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之前已經陷入的痛苦境地。有離婚的痛苦，

搶劫一家商店而被關進監獄的痛苦，接錯了婚的痛苦，因各種罪惡而遭逮捕的痛苦。有許多事工

在幫助這些人解決他們的問題，卻很少有人在孩子們陷入這些痛苦之前助一臂之力。 
 
 

崖下的事工非常興奮，因為你可能會發現瀕死之人，

你可以進行對他進行心肺復蘇。在短短的幾分鐘內，

你救了別人的命！ 
 
救護車拉著警報器抵達，大家都會看到，你把他們抬上車，奔向那些教派的帳篷。但總的來說，

沒有人能吹響説明孩子，組織人們從斷崖掉下的號角。有沒有噪音，沒有人看見什麼驚人的事

情。只是一個人不再與眾人一起奔跑，在跌落之前停了下來。 
 

 
 
因此，好像德懷特和我打開了成為孩子們的事工的眼界。這並不是僅僅針對孩子的事工。這是針

對整個人類、精神和靈魂的事工。兒童事工的工作實際上是阻止孩子們隨著人群奔向不可避免的

災難。唯一關乎孩子們的小事就是自己的身體和錢包。他們並不向教堂納什一稅，而且看起來很

渺小。但是，他們像海綿一樣，吸收了大量的資訊，並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奔跑”。 
 
 
德懷特和我決定離開下面的帳篷爬上崖頂，開始做阻止人們繼續跑向懸崖的工作。既然只有那麼

少的幾個人在從事兒童事工的工作，似乎專注於幫助那些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是很重要的。我們的

工作是鼓勵和幫助爬向崖頂的人們，並努力讓他們留在那裡。 
 
 
在過去的 10 年中，我一直在墨西哥傳教。我發現了一些地方，在那裡，大約 90％的事工都沒有

留下，成為兒童事工。當他們在教會中獲得了一個更好的職位，他們就離開了。我完全理解，因

為我自己也曾經這樣做過。我結束了從事了 18 年的兒童事工工作，但我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沒有打



算呆在那裡！我在那裡開始工作，是因為它是個能為教會服務的地方。我一直以為我會成為婦女

事工，然後成為一位牧師的妻子。當我們成為傳教士，我很高興，因為我登上了基督教聖殿中更

高的臺階。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轉回頭成為兒童事工。 
 
 
在駕車進行公路之旅的那個悲慘日子，德懷特和我感到了上帝讓我們成為兒童事工的呼召。它不

只是一個呼召，但我們覺得好像上帝告訴了我們他的理由。有些人不得不起床後奔向懸崖之上，

並警告人們不要跌落。阻止人們跌落比救治那些已經跌落的人要好得多。 
 
 
我希望有了這個願景，神也打開了你的眼界，讓你感受到成為兒童事工的呼召。 
 
 
它與實際的“教化”無關。它需要你在人們跌入毀掉前途的犯罪深淵之前對其靈魂做一些真實的

工作。 
 
 

在兒童事工領域，我們需要牧師、傳教士、教師、廚

師、組織者、Facebook 宣傳活動的管理者，聲音技術

員、音樂家、藝術家等。基督身上所具有的一切，兒

童事工領域都需要。 
 
我們不僅尋找教師。我們需要每個人的説明。我們需要人們打開眼界，並終生從事兒童事工工

作。我們會從臨時事工那裡獲得幫助，因為我們都在拼命尋求幫助。但是，我們希望那些致力於

成為兒童事工的成年人，在人們墜落懸崖之前為真實的靈魂、真實的人性、真實的人類伸出援

手！ 
 
 

 


